
A：最近忙什么呢？ 

任：我刚参加了“济南摄影双年展”，参展的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单元。

一共六个策展人，做了六个主题。我参加的主题是：“日常不安-图像泛滥时代

的价值判断”，策展人高岩。参展的作品一共三张雪山系列的素描，雪山这个系

列里面的图像来源，有谷歌邮箱的网页背景、雪山旅游的游客照片、电视纪录片

截图等等。我的作品在这里出现，其实有些争议。因为这是一个摄影双年展，但

这个单元我们更想呈现关于探讨摄影边界的作品，反而媒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摄影的本质是“观看”，我们如何去观看现实世界？我的素描全部使用网络上的

风景图片作为基础，用铅笔在黑色画底上复制这些图像。 

A：为什么选择雪山？ 

任：我对雪山有一种精神向往，它那种耀眼的白色和伴随地貌形成的抽象纹理有

一种神圣感。今天的我们想要看到原始的风景是很困难的，处处都有人工的痕迹。

而生活在城市中更多接触到的是，那些处于各种不同目的被加工过的风景影像。

我所画的风景所参照的，其实是被电脑处理过的图像信息。这也反映了今天人和

自然之间的一种困境，我们常常只能借助二手图像和人为加工的风景，去满足人

类对自然的天性追求。 

A：摄影“摄”算是个动词有那么一个动作，用素描的形式来表现你当时怎么想

的，没有选择油画或其他材料？ 

任：铅笔是一种直接简单的材料，每一根线条记载着身体运动的痕迹，具有手工

感。我感兴趣的是当那些线条累积后出现的光泽，它更凸显了石墨材料本身的质

感，而不再是绘画中的黑白，它有他的物理性。我更像是在纸上做雕塑，只要材

料本色。 

A：你怎么理解抽象？ 

任：我一位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当你面对委拉斯开支画的教皇，走近盯着他的

红袍子的细节，那就是抽象。”我觉得，抽象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缩简。当你俯

视大地的时候，大地的轮廓也是抽象的。立方体出现的时候，抽象已经出现了。

抽象不是大自然存在的形式，或者可以换个观者的角度，当图像不能以现实事物

的图像经验来进行识别的时候，就是抽象了。 

A：你觉得普通人怎样看懂抽象？ 

任：放下“这是什么？”的观看包袱，让自己的眼睛无杂念的去感受。体验画面

中的形状、色彩、节奏，有时候什么也不是，就是画面本身。如果能再看看艺术



家的背景资料，了解他们的意图就更好了，不同的画感触是不同的。如果要总体

上讲，是一种人特有的“提炼的智慧”。 

A：你之前的很多作品运用了抽象。 

任：我的作品首先作为绘画可以成立，因为有绘画的载体-画框、画布，还有绘

画材料-铅笔、涂料，但是从观看上来说，光泽的表面随着我们视点的移动发生

变化，更像是观看雕塑的方式。我其实在寻找一个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模棱两

可的领域。比如“镜子系列”，形状绝对是抽象的，但是我是按照现实存在的镜

子原型，同尺寸比例去复制出来的素描，这就难讲它是现实还是抽象了。 

A：你觉得你的作品用素描表现更贴切？ 

任：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其实是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发现素描更适合自己而

已。我在国内上大学时是在油画系，学了很多技法，慢慢的开始厌倦了，然后放

弃了绘画有四年的时间。当重新回到这个媒介的时候，我试图去除技术，尽量用

最直接的方式创作，还有就是我要防范惯性，所以我采用找到的图像，而不是依

靠直觉绘画。大自然中的图像已经非常丰富了，远超过人的想象力，我没有必要

去创造图像。我把世俗的网络图像提纯，加工成一种纪念碑般的绘画，如同一个

不朽的瞬间，但当你识别出画面中的 Logo、人影、建筑，以及看到作品的名称

是一串无意义的代码时，这种沉重的荒诞感就出现了。我尽可能的去除光影的影

响，只用铅笔去画水、雪、人、建筑、logo，等等。自然以外的部分都被我刻意

留白或留黑，它们与“回归自然”的期望是相悖的，但这种抠除的做法还是会在

形状上若隐若现地显露出它们的存在，最终变成一张支离破碎的风景画。 

A：素描颜色单一，你是怎样用一些技巧弥补缺失的颜色？ 

任：当我选择去强调铅笔反光这种物理性的时候，颜色已经不存在了，铅笔不再

去担当表现黑白灰的任务，而只是光亮的、薄薄的“泥土”。我以物理视角去重

新审视绘画，铅笔那种颜料的功能实际上被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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